
“有机体”与朱光潜前期的思想变迁

周红兵

摘 要:“有机体”是朱光潜前期，自 1927 年始，学术思想的基点。从 1927 年至 1944 年，朱光潜反复使用“有机体”概念
及观念观察、理解和描述人生与艺术，并以“有机体”概念为核心重新思索西方哲学、科学在 19、20 世纪的变迁，从而重新
检讨自己深受其影响的康德-克罗齐学派，努力建构自己“人生艺术化”的艺术美学理论，“有机体”概念因此成为朱光潜
前期学术思想的基础性概念。朱光潜研究中对“有机体”概念有所揭示，但大多停留在朱光潜前期知识有机化的理解上，
不足以反映朱光潜借“有机体”概念突破康德-克罗齐一脉影响及建构自己艺术、美学体系的双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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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机体”是朱光潜前期著述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从
1927年的《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到 1944 年的《知识的有

机化》，在前后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朱光潜大量提到“有

机体”及与此相关的“有机整体”、“有机观”等概念，对这

些概念的使用也明显地烙下了朱光潜的治学观、人生观、

艺术观及至世界观、宇宙观的印迹。朱光潜研究对这概

念也早有涉足，如钱念孙、劳承万等，但这些研究几乎都

是从一个较为狭窄的视角，即从朱光潜治学“博学守约”

的角度指出朱光潜先生非常重视知识与人生的有机联系

及精深与广博之间关系的处理，这固然是朱光潜研究的

一个重要视角，但是仅仅从知识积累和学问方法的角度

并不足以反映出“有机体”概念在朱光潜前期甚至是整个

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有机体”概念在

朱光潜前期著述中的考释，恢复“有机体”概念在朱光潜

前期学术思想中应有的地位，希望可以通过对这个概念

的初步研究，为朱光潜前期研究做一个基本定位，为朱光

潜研究开启别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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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与朱光潜前期的思想变迁

一

“有机”本是自然科学中经常使用的名词，《现代汉语
词典》中对“有机”以及“有机体”两个词语的解释也基于
此。《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有机”这一词语的解释有两个
义项:“1．原来指跟生物体有关的或从生物体来的( 化合
物) ，现在指除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碳酸盐、某些碳
化物之外，含碳原子的( 化合物) ; 2．指事物构成的各部分
互相关联协调，而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就像一个生物体

那样。”对“有机体”的解释是: “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

包括植物和动物，例如最低等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最高
等最复杂的人类。也叫机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词典编辑室 1401) 。将“有机”或者“有机体”这两个自
然科学中的概念移用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中，当然是

取其引申义，即首先将事物类比成一个有着鲜活生命、不
断生长的个体，其次这个个体由若干个部分组成，更为关

键的是组成这个个体的若干个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
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因此，“有机整体性”通常成
为与“有机体”可以互相通用的词汇。就如人体四肢与人
体的关系一般，四肢生长在身体之上是身体的一个部分，

如果将四肢从身体上切割下来，就不能称之为四肢了，因

为此时四肢对于整个身体来说已经丧失了其功能与意

义，而且，即便四肢完好无损地安放在人类身体之上，但

是四肢的任何动作也不是其自身能够完成的，它们需要

身体其他部位的协调配合才能够完成。以“有机”或“有
机体”隐喻社会或人文对象，为人熟悉的如“生命之树常
青”等。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

种生活方式”( 11) ，一种新的语言的发现，“其实是发现了
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一个新的比喻，甚至可以说，一种新

感觉”( 维特根斯坦 142) 。“有机体”概念从自然科学进
入人文社会学科，不仅是一个新的喻词的使用，不仅是修

辞学意义上人们用以描述这个世界的词汇发生了变化，

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人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眼光、方式发
生了变化。同样，当我们发现朱光潜使用“有机体”这个
在他之前的著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而此后著作中反复
出现的词汇时，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朱光潜其实是在以一

种新的说话方式、新的比喻以至是一种新感觉来观察、理
解和描述世界。

二

朱光潜以“有机体”及“有机整体”观观察社会、人生，
始于 1927 年，在作于此年的《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一文
中，朱光潜就提及:“我从前想，要改造中国，应由下而上，
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体，近来觉得

这种见解不甚精当，国家是一种有机体，全体与部分都息

息相关，所以整顿中国，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

而中央的改革须得同时并进”( “给青年”22 ) 。这表明:

朱光潜写作此文前后思想有过一些变化，从前认为“要改
造中国，应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

分而全体”，近来思想的变化即是“这种见解不甚精当”，
国家并非是由一个个纯粹的个体组织起来的混合物，而

是“有机体”。在国家这种有机体当中，部分与全体的关
系，并非是“由……而……”的递进层次关系，而是“全体
与部分都息息相关”的有机关系，这是朱光潜首度采用
“有机体”这一概念来陈述自己的思想，然而引文中更值
得重视的是“我从前想”与“近来觉得”两语。朱光潜一生
学术思想多有变化，通常以解放前后分为前期、后期，即
朱光潜从解放前的一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家转变成

为解放后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相对而言，对
他前期思想转变的研究较为薄弱，特别是此处 1927 年朱
光潜所说的“我从前想”到“近来觉得”的变化普遍被研究
者忽略了。而在我看来，1927 年朱光潜所说的这个由“从
前”到“近来”的变化相当关键，对于理解朱光潜前期学术
思想而言，这个关键的关键之处就是“有机体”这一概念
开始进入朱光潜的视野，成为朱光潜思考国家、社会、人
生、艺术与宇宙的重要标准。这表明，朱光潜开始由一位
信奉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者开始转为一位信奉“有机整体”
的“有机主义者”。

1927 年是朱光潜整个学术生涯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
年，除了《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一文之外，这个年度朱光
潜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正是这项活动，使

他得到西方学术主流话语的认可，从而正式开始了自己

中西合璧的学术生涯。是年，他在爱丁堡大学心理学研
究小组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论悲剧的快感》，论文得到
了心理学系主任詹姆斯·竺来佛博士( Dr． James Drever)
的认可，并且在他的建议下，朱光潜一度想把这篇论文扩

展成一部论著。为此，他投入了一年( 1927—1928 ) 的时
间进行研究，虽然后来朱光潜放弃了这个打算，但是事实

上，从 1928 年至 1933 年，“最近五年来，我学习的各门课
程都与悲剧有关”( “悲剧”5-6) ，而且以悲剧研究为基础
完成了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堪称朱
光潜早年最为严谨的学术著作”( 王攸欣 117) 。1933 年，
《悲剧心理学》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由斯特拉堡大学正
式出版，这是朱光潜留学欧洲数年的一个学术成果，也是

朱光潜唯一的一部英文著作。“这也是朱光潜以纯正的
西方学术话语方式发出的声音，因此也是最为西方学术

界认可的著作”( 王攸欣 125) 。
《悲剧心理学》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我们为
什么会喜欢悲剧?”( “悲剧”7) 。实际上，《悲剧心理学》
研究的是悲剧研究中一个更小的即“悲剧快感”问题，诚
如《悲剧心理学》的副标题“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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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示，朱光潜批判性地检查了西方理论史上各种著名
的悲剧快感理论。他由方法论———萨利“原因的多样
性”———入手，指出西方理论史上悲剧快感研究的一个失
误是，不管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还是美学家，当他们提
出一种对于悲剧快感进行解释的理论时，总是试图为悲

剧产生的审美快感找到一个统一的或者是单一的原因，

对其他原因往往视而不见。为此，他从“原因的多样性”

这个方法入手，提倡“批判的和综合的，说坏一点，就是
‘折衷’的”方法。然而，方法毕竟只是手段，方法背后隐
藏的是对悲剧快感、悲剧及世界的看法，在批评柏拉图、
休谟、叔本华、尼采等人“固执地”不承认“原因的多样性”
时，朱光潜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世界“有机整体”的
看法:

但不幸的是，在像我们这样的世界里，任何

一件事情都错综复杂地和无数件别的事情相关

联，整体总决定着局部，既没有彼此孤立的原

因，也没有彼此孤立的结果。如果说物质世界
的情形如此，精神世界的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孤立的原因和孤立的结果都是形式逻辑和原子

论心理学虚构出来的幻影，在实际的精神生活

中绝非不存在。(“悲剧”14-15)

无论是柏拉图、霍布斯、康德、叔本华、柏格森还是弗
洛伊德，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忽略了“原因的多样性”
和世界是错综复杂相互关联有机整体的特性。
如果说，这里还没有明确提到“有机体”概念的话，那

么在《悲剧心理学》的第二章，“有机体”概念就跃然纸上
了。在《悲剧心理学》第二章“审美态度和应用于悲剧的
‘心理距离’说”的第二小节中，朱光潜检讨了康德-克罗
齐“形式主义”学派的贡献和弱点:“这种关于审美经验的
形式主义观点永远不可能说服一个普通人。它尽管在逻
辑上十分严密，却有一个内在的弱点”( “悲剧”26 ) 。朱
光潜给出这个“内在的弱点”的原因所在是:“它在抽象的
形式中处理审美经验，把它从生活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

来，并通过严格的逻辑分析把它归并为最简单的要素。
问题在于把审美经验这样简化之后，就几乎不可能把它

再放进生活的联系中去。”“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
整个部分纵横交错，分离出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不伤害

其余的部分”( “悲剧”27) 。我们现在无法确认《悲剧心
理学》每一个章节的写作时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
1927 年《论悲剧的快感》开始到 1933 年《悲剧心理学》的
出版，从《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到《悲剧心理学》的部分
章节，朱光潜已经开始形成了世界是有机整体、生活是有
机整体、生活与艺术是有机体的观念，并且开始运用这一
观念检查、批评各种学说、理论和观念的得失，进而进行
自我理论体系的建构了。

三

1930 年代，除了英文版的《悲剧心理学》之外，朱光潜
还出版了另外几本著作，其中以《文艺心理学》和《谈美》

最为著名，可以说，正是《文艺心理学》与《谈美》奠定了朱
光潜中国现代美学家“美学的双峰”之一的地位。《文艺
心理学》与《谈美》是姊妹篇，两者观点相近，内容相近，只
是在具体的写作时间和写作方式上有差别。通过考察
《文艺心理学》和《谈美》我们同样可以发现 1930 年代“有
机体”这一概念在朱光潜学术思想中的重要性。

除了 1927 年《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朱光潜
阐述过“从前想［……］近来觉得［……］”思想的变迁之
外，前期朱光潜至少还在另外一处主动谈到自己思想的

变化，这即是为人所熟知的《文艺心理学》。在《文艺心理
学》的“作者自白”中，朱光潜表明了自己在《文艺心理
学》写作初稿与最终定稿之间的一个思想变迁: “我对于
美学的意见和四年前写初稿时的相比，经过一个很重要

的变迁”( “文艺”111) 。这个变迁即是:

从前，我受从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

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

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

的意象，不旁迁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
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现在，我
觉察人生是有机体; 科学的、伦理的和美感的种
种活动在理论上虽可分辨，在事实上却不可分

割开来，使彼此互相绝缘。因此，我根本反对克
罗齐派形式美学所根据的机械观，和所用的抽

象的分析法。( 朱光潜，“文艺”111)

这段话经常被研究者所引，以用来说明朱光潜前期

思想从对康德-克罗齐的服膺到批评、反省的变化。《文艺
心理学》初稿于 1932 年即已经写好，并请 1932 年在伦敦
的朱自清先生写好了序言，但是直到 1936 年才交由出版
社出版，是因为“自己觉得有些地方还待修改”( “文艺”
111) ，因此一下子就延期了四年，从作者的自白可以看
出，《文艺心理学》初稿与《悲剧心理学》几乎差不多同时
完成，但不同的是，《悲剧心理学》于 1933 年即已经出版，

而《文艺心理学》直到 1936 年才出版，并且已经出版的定
稿与初稿相比，增加了“第六、七、八、十、十一”五章与超
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当然，这只是出版时间、书稿内容与
篇幅的变化，具体到内容，除了“作者自白”这段内容外，

在《文艺心理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与《悲剧心理学》
中相差无几的表述:

由此可知艺术作品中些微部分都与全体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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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与朱光潜前期的思想变迁

息相通，都受全体的限制。全体有一个生命一
气贯注，内容尽管复杂，都被这一气贯注的生命

化成单整。这就是艺术上的“寓杂多于整一”
( variety in unity) 这条基本原理，也就是批评学
家和心理学家所常争论的“想象”( imagination)

和“幻想”( fancy) 的区别。(“文艺”198-99)

人在生理和心理一方面都是完整的有机

体，其中部分与部分，以及部分与全体都息息相

关，相依为命。我们固然可以指出某一器官与
某另一器官的分别，但是不能把任何器官从全

体宰割下来，而仍保保存它的原有的功能。我
们不能把割碎的四肢五官堆砌成一块成为一个

大活人，生命不是机械，部分之和不一定等于全

体，因为此外还有全体所特有的属性。(“文艺”
221-22)

近代美学家可以粗略地分为“克罗齐派”与
“非克罗齐派”。我们相信克罗齐派在大体上接
近于真理，不过我们也很明白他们的缺点。在
我们看，克罗齐美学有三个大毛病，第一是他的

机械观，第二是他的关于“传达”的解释，第三是
他的价值论。(“文艺”264)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哲学和科学思潮有

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时十九世纪的学者都偏重

机械观，二十世纪的学者都偏重有机观。
［……］现代学者所采取的是有机观，着重事物
的有机性或完整性，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单纯的

元素，而是综合诸元素成为整体的关系。(“文
艺”264-65)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现代学者多数都承认

无论在物理方面或心理方面，有机观都较近于

真理。形式派美学的弱点就在信任过去的机械
观和分析法。(“文艺”265)

这里所引的几段表述的意思与上文所引《悲剧心理
学》的那几段几无二致。当然，《文艺心理学》在内容的阐
述上更为详尽，在具体的批评上更为细致，而且与《悲剧
心理学》中对“有机体”的理解相比，《文艺心理学》不仅
是以一种自我观点的陈述，而且还力图将自己的发现贯

彻进对西方学术思想史 19 到 20 世纪的演进当中去加以
验证，这是朱光潜在为自己“有机体”、“完整性”的观点寻
求学理上支撑的努力，这当然是一个前进。
如果以 1933 年《悲剧心理学》的出版和 1932 年《文

艺心理学》的初稿完成作一个时间上的联系的话，那么可

以知道，至少从 1932 年起，朱光潜就已经开始试图用“有
机体”及“有机整体”为基点，重新定位自己曾经深受其影
响的康德-克罗齐学派了。他一方面认识到这个他称之为
“形式主义”的学派甚至是从柏拉图到康德之间的西方理
论，在方法上有固执、陷于一端的弊病，另一方面，也开始
尝试用“有机体”这一概念将这一弊病纠正过来。因此，

他注意梳理西方哲学、科学思潮 19 世纪到 20 世纪从“机
械观”到“有机观”的变化，以及附着于观点之上方法论从
“分析法”到“综合法”的变化，并且予有机观∕综合法以
“二十世纪”和“现代”的肯定。由此我们可以说，从 1932

年到 1936 年的四年间，朱光潜在思想上是日益赞成“人
生是有机体”的观点，并且力图将“有机体”作为史论的一
条主线来建立起美学批评与研究体系的。因此，从 1927
年首次提到“有机体”到 1933 年《悲剧心理学》的完稿与
出版再到 1932、1936 年《文艺心理学》初稿、定稿，实是朱
光潜确立与巩固自己“有机体”思想的时期。

四

《文艺心理学》从初稿到定稿经历了一个长约四年的
时间( 1932—1936 年) ，从 1927 年朱光潜首度提起自己思
想变化，到 1936 年朱光潜再次提到思想的变迁，凡此两
处，“有机体”都成为他解释自己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因
此，1927 年至 1936 年这长约十年的时间可以看成是朱光
潜确立“人生是有机体”和“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观点并
运用此种观点重新考察社会、人生和艺术的时期。从
1927年的《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到 1933 年的《悲剧心理
学》和 1936 年的《文艺心理学》，朱光潜“有机体”概念在
反复使用的同时也发生了转移，从《谈中学生与社会运
动》一文中指向社会、国家与政治，转到指向一个更为广
阔的空间: 生活、人生、宇宙、世界，“有机体”这一概念也
因被延伸到生活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上来从而拥有了更
为开阔的外延。

如果说《文艺心理学》是一部案头之作的话，那么《谈
美》则是一部迷人的小书。因考虑到读者受众的区别，
《谈美》在写法上有别于《文艺心理学》，但是，主要内容却
是相当的，可以将《谈美》看成是《文艺心理学》初稿的精
简版。除了《文艺心理学》初稿中的后三章( 第十五章刚
性美与柔性美、第十六章悲剧的喜感、第十七章笑与喜
剧) 和《谈美》的最后一章“‘慢慢走，欣赏啊!’———人生
的艺术化”之外，《谈美》第一至第十四章几乎都是《文艺
心理学》初稿的简写。当然《谈美》最为人注意的也就是
最后一章《“‘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正
是在这一章中，朱光潜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美学主张，
这一主张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①“是其学说
体系中最闪光的一维”( 劳承万 143) 。“人生的艺术化”
实际上就是朱光潜在历史地批评康德-克罗齐“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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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派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批判-综合或者说“折衷”的
方法，从“人生是有机体”出发，将“有机体”运用到艺术与
人生关系的分析上来从而得出来烙有朱光潜印迹的关于

艺术与人生的观点，这也是朱光潜建构自己艺术理论与

美学体系的努力，“人生艺术化”从此成为朱光潜的一个
标签。
“人生艺术化”的主张认为: 人生有“实际人生”和

“整个人生”狭义与广义两种区别，艺术虽与实际人生有
距离，但是与整个人生却没有隔阂。“离开人生便无所谓
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

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

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
名词”，不仅艺术离不开人生，同时，“人生本来就是一种
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
品”( 朱光潜，《谈美》92 ) 。读《谈美》第十五章，不难发
现，这正是“有机体”观念的进一步发挥: “人生是多方面
而却互相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

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

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

别的而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
义较为狭窄”( 91) 。“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
的一片断，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

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 92) 。“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
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

移动或增减”( 92) 。“艺术家传达室事物的价值，全以它
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 95) 。“不但善与美是一
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 97) 。历来对“人生艺术化”观点
批评诸多，最典型的莫过于“朱光潜的美学主张割断文学
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提倡一种超然的无利害的静观态度”
( 旷新年 200) ，这固然是看到朱光潜将人生分为“实际人
生”与“整个人生”的“割断”，但同时也忽略了朱光潜这
个“割断”背后蕴涵的双重努力，一方面，他要努力克服康
德-克罗齐形式派将艺术与人生隔绝、将美感经验视为纯
粹是形象的直觉的弊端，另一方面，他也不满意中国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和柏拉图、卢梭、托尔斯泰将文艺寓于
道德的训诫。“有机体”观念中既重视构成整体的局部的
存在权利，又注重局部构成整体的必要联系，以及部分与

整体之间既有区别又双向互动的思想，在此刻就成为他

这双重努力所倚重的一道理论光芒。
无论是将人生分为实际人生、整个人生，还是将艺术

视为人生化，人生视为艺术化，都是朱光潜运用“有机体”
观念重新观察、思考社会、艺术、人生与世界的结果，从
“有机体”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自 1927 年、1936 年
提出的两次思想转变，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反思与批

评康德-克罗齐学派，为什么要提倡“人生艺术化”等观点

了。因为，他用“有机体”这样一种新的说话方式、新的比
喻以至是一种新感觉来观察、理解和描述世界。虽然事
实上，“有机体”这一概念既无法在理论上为其提供坚强
有力的支撑，也无法在实际上将“为人生”和“为艺术”的
两种观点进行实际有效的整合，但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

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朱光潜曾经进行过的探索与

努力。

五

朱光潜前期至此只是到了 1936 年，因此，即便《给青
年的十二封信》、《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
是朱光潜前期的重要著述，也并不足以完全反映朱光潜

在前期以“有机体”为基点观察、理解社会、人生、世界的
全貌，不足以完全反映朱光潜前期以“有机体”为基点重
新思考康德-克罗齐派学术观点的思想变化，不足以完全
反映出朱光潜在思想变迁之后，用“有机体”构建以“人生
艺术化”为核心内容的、独具特色的朱氏艺术、美学观的
认识前提。事实上，除了上述几本著述外，朱光潜在其前
期的其他著述中，同样留下了以“有机体”为基点思索人
生与艺术的烙印。

在落款是“民国三十一年冬在嘉定脱稿”的《谈修
养·自序》中，朱光潜讲到:“我的先天的资禀与后天的陶
冶所组成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的每篇文章都

是这有机体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个性就是这些文章
的中心”( 91) 。这里用有机体来形容人格，说明自己的文
章都是有机体结出的果实。其实，在收入《谈修养》的文
章中，朱光潜不仅从文章-人格统一的角度将“有机体”理
解成沟通文学与人格的通道，而且在《一番语重心长的
话》一文中，也提到“我们必须痛改前非，把一切自私的动
机痛痛快快地斩除干净，好好地在国家民族的大前提上

做工夫。我们须知道，我们事事不如人，归根究竟，还是
我们的人不如人。现在要抬高国家民族的地位，我们每
个人必须培养健全的身体、优良的品格、高深的学术和熟
练的技能，把自己造成社会中一个有力的分子”( 《谈修
养》97) 。这虽未明确提到“有机体”概念，但是“有机整
体”的观念依然清晰可辨。历史惊人地相似，早期朱光潜
在其《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提及“有机体”即是从
个人与国家、民族这一政治学角度来理解“有机体”这一
概念的，而在将近朱光潜前期学术的末期，朱光潜仍旧秉

持了视个人与国家为有机统一的“有机整体观”。
《谈文学》收录的几篇文章中也经常出现“有机体”或

“有机整体”的说法。在《资禀与修养》中提到“人是有机
体，直觉与意志，艺术的活动与道德的活动恐怕都不能像

克罗齐分得那样清楚”( 《谈文学》168) ，将人本身视为不
可分割的有机生物体; 而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上) : 关
于作品内容》一节中，朱光潜认为，“本来文学之所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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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与朱光潜前期的思想变迁

学，在内容与形式构成不可分拆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内
容与形式不可偏废，“如果有人专从内容着眼或专从形式
着眼去研究文学作品，他对于文学就不免是外行”( 《谈文
学》179) 。同样，在《选择与安排》一节中，朱光潜讲到，

作文在选择之外还要安排，就是摆阵势，它的特点是“击
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并且引用亚
里士多德对“完整”的强调，援引自己对艺术作品必须是
有机整体的看法:“一个艺术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必
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第一须有头有
尾有中段，第二是头尾和中段各在必然的地位，第三是

有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某一部分受影响，其余各部分

不能麻木不仁。一个好的阵形应如此，一篇好的文章布
局也应如此”( 《谈文学》210-11) 。
在朱光潜解放前的著述中，最后一次出现“有机体”

字面的是 1944 年的《知识的有机化》一文。这篇文章
中，朱光潜提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加以有机化，也
就是说，要使它像一棵花，一只鸟或是一个人，成为一种

活的东西。”朱光潜详细地分析了有机体的三大特征，并
且认为，这三大特征实际上也是学问的特征，因此，“学
问的生长是有机体的生长”，做学问如果“只强调记片断
的事实，不能加以系统化或有机化，这种人，在学问上永

不会成功。”既然学问有如有机体，所以“做学问第一要
事就是把知识系统化，有机化，个性化”，“我们说‘知识
的有机化’，其实也就是‘知识的问题化’”( 《知识的有机
化》113-19) 。
可见，1936 年之后，在各类不同的著述中，“有机体”

概念广泛涉及到文章做法、知识养成和人格修养等各个
方面，这可看成是朱光潜已经能够纯熟运用“有机体”这
一概念深入细致地描述自己的思想、表述自己的主张了。
“知识的有机化”这一提法被朱光潜研究者广泛注意
到了。钱念孙在其《朱光潜与中西文化》中就曾结合此文
与《文艺心理学·作者自白》考察了朱光潜的有机知识观
和“批判综合”的方法论( 153-55) ，劳承万在其《朱光潜美
学论纲》中也曾就此文谈到朱光潜“知识结构的塔状本体
( 博与约) 和有机化( 生命化) ”的关联，并且将之上升为
朱光潜“方法论系统与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角度予以肯
定( 284-309) 。但是，无论是钱念孙还是劳承万，都只是从
方法论的角度提及“有机体”这一观念，而忽略了“有机
体”自 1927 年起就在朱光潜前期思想中开始占有的重要
位置，他们的提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降低了“有
机体”这一概念在朱光潜前期学术思想中应有的分量。

余 论

朱光潜以“有机体”概念为核心，努力构建起人生和
艺术有机整体的“人生艺术化”美学观，从而弥补他曾经
服膺的康德-克罗齐学派形式主义的缺陷，意欲在“为艺

术”与“为人生”两种极端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这是他一
贯坚持的批判综合方法的体现，也是他这种方法论的理

论基础，甚至也是他人生哲学的核心。

历来论朱光潜思想影响的时候，大都集中在谁才是

朱光潜最重要的影响者这一点上，包括朱光潜自己在内，

或者认为是叔本华，或者认为是尼采，或者认为是康德，

或者认为是克罗齐，这固然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是更不可

忽略的是，自 1932 年之后，终其一生，朱光潜都在努力克
服康德-克罗齐一派学术思想的弊端。朱光潜有着严格的
自我批判精神，也有着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他的克服是

建立在自己对康德-克罗齐学派的学理性的再认识之上
的，机械论与分析法就是他概括的康德-克罗齐学派的两
个最大的弊端，实际上这个弊端也是西方二千多年天人

二分思维传统的体现。如何弥补? 如何克服? 后期的朱
光潜固然在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走出了一条主
客观统一与实践的道路，但是，这个弥补与克服的起点却

必须追认到早期，追认到 1932 年甚至是 1927 年，而前期
朱光潜对“有机体”的强调，即是他努力的开端，并且“有
机体”也成为他努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地，忽略了前期
朱光潜对“有机体”概念的不断强调，其实就是忽略了他
终其一生都要弥补与克服康德-克罗齐学派弊端的努力。

早年学过教育学，做过生物实验，终生对心理学感兴

趣，并且熟悉达尔文，熟悉英国浪漫主义、推崇华兹华斯、

研究过柯勒律治，深入系统研究过西方哲学史、美学史的
朱光潜，以“有机体”概念检讨自己的学术与思想，在词语
的使用上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观念来源上我们还存在

着一些疑问，这是朱光潜受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至浪漫主

义就有的“有机”观念影响的结果，还是他受自小就被熏
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西
碰撞中开出的花朵? 实际上“有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概念，朱光潜并没有在自己的著述中明确交待“有机体”

这一词语∕概念∕观念的直接出处，那么朱光潜的“有机
体”观念源自哪里? “有机体”作为自然学科中的一个概
念，是如何从自然科学进入到人文与社会学科当中并且

影响和改变了人文与社会学科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的?
“有机体”这一概念及围绕其建立起来的观念，在进入到
人文与社会学科之后，是否经历了挑战? 这种观念在人

类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现在的命运如何等等问题，

朱光潜自然也没有深入追究，这虽是缺憾，但同时也为朱

光潜研究留下了一片有待开垦的开阔地带，当然，这又是

另外一些层面的问题，非本文篇幅所能完成的了。

注释［Notes］

① 参阅朱自清 1932 年为朱光潜《谈美》所写的“序”，朱
光潜:《朱光潜全集》( 新编增订本) 第一卷( 北京: 中华书
局，201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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